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罔剧是一门装饰性很强的艺
幽术。那些装扮演员和舞台

的东西，如服饰、道具等很美，很实用，

也很复杂、深奥，于是针对它们就有了

一个独立的行业——箱倌儿。

箱倌儿是旧称，新社会改叫“后台

技艺工作者”，戏曲院校划归舞台美术

专业，但剧团的人到现在通常还称“箱

倌儿”。京剧的服装式样独特，结构复

杂，种类繁多，箱倌儿得帮助演员准确

无误地穿戴整齐，还要保证松紧可体，

上台做、舞、翻跌才不致出差错，这里

面就有学问了。演员们对箱倌儿都是

特别看重的。50年代梅兰芳大师在日

本演《贵妃醉酒》，头上的凤冠是别的

师傅给戴的，当时不好意思拒绝，过后

他悄悄地让侍候自己的郭岐师傅摘下

来重戴，这才放心地款步出台。这位

郭老师傅从1945年跟随梅兰芳直到

后者去世，又被梅葆玖留在身边，今年

80岁了，仍在超龄服役。

近年来介绍京剧的服饰用品，往

往只注意“箱”子里的东西而忽略了经

管它们的箱倌儿。这尽管有点不公

平，却让一个古老的行业在信息高度

发达的时代里，难得地还保有着几许

朦胧，几分神秘。这引起了我的兴趣

和好奇。便想到了要找老、中、青三代

箱倌儿，寻觅这一行业韵渊源和演变，

感受附着在他们身上的岁月沧桑。蒋

士林是北京城惟一的一位获得“特级

主任技师”职称(相当于演员的一级)

的箱倌儿，年届古稀，公认的技术权

威。那两天，蒋师傅应邀赴香港协助

京昆艺术学会讲课去了。等他回来，

在东珠市桂记戏具店见面，他说退休

以后，没事就在那儿待着。蒋师傅出

身于梨园世家，父兄都是京剧演员，觉

得学戏太受罪，10岁那年送他进荣春

社科班学“盈箱”(因武将戴的帽子“盔

头”而得名)，他从科三年，边学边干，

毕业出师就能拿份儿(报酬)了，份儿

中包括老师的一份钱，头天夜里散戏

后领了，第二天太阳上竿就要给老师

送到家去。当时的箱倌儿分傍角儿和

官中两种，前者只追随某位主演，后者

则在戏班子里为集体服务。蒋师傅的

老师傍角儿，自己忙不过来，让给徒弟

干，蒋师傅就先后“傍”过李少春、李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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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杨威春、周啸天、奚啸伯、裘盛戎等

角儿们。1953年人中国戏曲学校任

教，白天教课、带学生，晚上还出来应

活儿。不论是为学生还是角儿们扮戏，

都得严肃认真，兢兢业业，还要看人行

事、灵活运用、敏捷麻利。有一次裘盛

戎在天津演《姚期》，头场“坐帐”，龙套

都两个一排地上场了，他才开始勒头，

蒋师傅当时紧张得手都哆嗦了。勒完

头再戴盔头，裘去穿蟒靠，蒋师傅赶紧

拿着髯口(胡子)去上场门台口等着，

裘却不慌不忙，过来时还叼着烟卷，他

连忙接过烟来，给裘戴上髯口，姚期出

场亮相，嘴唇还隐隐约约冒着烟呢

⋯⋯总算没误场1 80年代在京与后慧

良合作《长坂坡·汉津口》，赵云下场

改扮关羽，连换大靠带勾脸，赶场要求

不超过7分钟，目的是演员给观众一

种转眼间面目一新的视觉冲击。蒋师

傅与后配合默契，道道工序争分夺秒，

结果只用了4分半钟，散了戏，先找他

握手道谢。从此，后慧良每逢进京或到

外地演出，定邀蒋师傅合作，一直到他

生前最后一次在中央电视台录制新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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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白猿教刀》。

蒋师傅最后说：箱倌儿这一行就

是机器配件，没你又不成，得找好自己
、

的位置，还要心疼演员，演员进后台，

你把东西都预备好了，他看着就痛快；

演完了下场来，你主动给他一口水喝，

比什么都贵重，人就有感情了⋯⋯

这里有历史沿习下来的职业心

理，后台的箱倌儿和走上前台的演员

相互依存，必有个多年来形成的对演

员劳动的理解和尊崇，为此能够心甘

情愿、尽善尽美地为他们服务。或许，

这就是我们要在老一辈箱倌儿身上找

到的传统。

我后来见到的中年和青年箱倌

儿，都在中国京剧院管服装，而且先后

毕业于中国戏曲学校(院)，受过系统

的专业训练，文化程度也相对较高，所

以讲起后台技艺的职责、分工、技术要

领，都能头头是道，有条有理。在接触

当中，捕捉几代箱倌儿身上一脉相承

的共同拥有的东西比较容易，时代造

成的差异也感受得到，但要准确而较

深地把握后者，就需动一番脑筋了。

和白永贵师傅见面，是在一位演

员朋友的家里。中午过后，屋内的光线

有些暗了，我只觉得他的个子中等偏

高，脸有点儿胖，说起话来总带着随和

的笑容。他55岁，1962年进中国戏曲

学校舞台美术中专班，那是因中国京

剧院后台人手紧缺而升级的，也是京

剧有史以来的首批中专生，箱倌儿从

此也有学历和文凭了。科目是逐步健

全的，后来又加上了灯光、音响、服装

设计等。授课顺序和过去一样，先到仓

库辨认各样戏装，再学叠、穿、保管，熟

悉每出戏的不同穿戴。教他的老师傅

“傍”过杨宝森，是箱倌儿中间惟一自

己买得起房子的人。白师傅二年学业

毕业，先被分到戏校实验剧团，后随团

并入京剧院，一直干到现在。他说箱倌

儿不光是能吃苦，还要细心，特别是起

箱的时候，就是提前从仓库里取服装，

一看戏单子就得把需要什么想全了，

省得等到开戏时抓瞎。一次去山东演

《红鬃烈马》，到地方才发现代战公主

的靠旗子没带来，自师傅顿时惊出一

身汗，急忙给院里还没动身的同事打

电话，告诉他去仓库哪个柜的哪个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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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取了带来，幸亏时间还来得及。这

件事给他的教训极深，生活上的事马

虎些没关系，台上的活儿一点不能凑

合。

白师傅先后合作过的著名演员有

张云溪、张春华、袁世海、景荣庆、刘秀

荣、李光、李维康等。他说给演员扮

戏，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默契，一种感

觉，日子一长就产生了责任感，所以角

儿们演戏前喜欢挑人，非要谁不可。

我注意到，他在谈和演员的关照时，多

用“合作”这个词，而较少说“傍”，可能

是下意识的，但反映的心态却不仅仅

是一个词的变化。京剧多年来是以角

儿为中心的，班子里其他人的收入取

决于角儿的号召力大小，所以对角儿

就有某种依附心理，新社会的国营院

团不同了，大家都拿单位的工资，经济

关系变了，意识必会随着起变化。这

是在白师傅这一代箱倌儿身上开始出

现的变化，即使还不明显，即使以后又

可能成立以主演领衔的私营班社，由

于现代意识的浸染，人与人的关系也

不会完全恢复到过去了。这也属于时

代的一种规律。

如果说一些变化和想法，在白师

傅身上表现得还非常平和，不那么明

显，等我再见到28岁的青年箱倌儿高

武云，感觉就强烈多了。我一向认为

箱倌儿是一种古老的行业，所以只想

找位年轻人一般性地聊聊，取得某种

参照性的东西，不料他的许多话都触

动了我。

我是颇费了些周折才在一座高层

宿舍楼的地下室找到他的。他确实很

年轻，还有着很浓的学生气。他关于当

初专业选择的一番话，很快就使我对

他刮目相看。他太喜欢戏衣的图案了，

特别是上面各种式样、神态的龙把他

迷住了。1993年高中毕业，从小爱好

书法、美术的他，本来可以报考艺术类

大专院校，可他却被“龙”引入了中国

戏曲学院附中的中专班，3年后当上

了箱倌儿。在谈话中，他几次忘情地对

传统戏衣由衷地赞叹：太美了，图案、

色彩、加工以及用料都极为考究，最有

魅力的是图案，仅龙的图案就有十几

种，花卉不下几十种，用在不同的人

物、场合，浓淡相宜，雅趣横生；除了服

装，京剧还把生活里的物件夸张、写

意、变形，设计、制作得这么美，只有文

化底蕴极深的民族才能搞出这样的东

西。京剧服装魅力无穷，绝不低于巴黎

时装，外国艺术服装根本想不出来

我得承认，年轻人的话一次又一

次地感动了我，这不仅因为我原本就

喜爱京剧的服饰，而在于他的迷恋和

激情。换一个人听也会被感染的。我甚

至对自己有点儿不满意，事先为什么

没有想到和箱倌儿们讨论京剧服饰的

美呢?他们不是最亲近和懂得它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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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吗?

但紧接着，小高话锋一转，又让我

觉得出乎意料了。他说京剧的服装很

美，却太厚、太重，没有必要，应该改

革。怎么改?外表是绸缎刺绣的，当然

很漂亮；里面衬的却尽是粗布、棉花，

扎靠还要用麻绳捆扎，木棍支撑，分量

就重了，演员穿上受罪。现在科技发达

了，有许多轻型材料，可不可以用海绵

或充气的代替?应该探索一下⋯⋯原

来他不只是迷恋，还有置疑，有思考。

在学校学扎靠时，小高认为用嘴叼绳

子，很不卫生，就改为与演员相互配

合，只用手来控制，效果一样。但这些

只是局部的细小改动，许多大的想法

不能实现，还是能从小高的脸上看出

他的无奈和苦闷。小高爱用“承认”这

个词，对艺术的承认，对价值的承认，

还有对个人的承认。他承认自己毕业

以后，能够留在北京分到国家级院团，

又有了这样一间地下室宿舍，要算是

幸运的了，但院团的演出太少，领导很

少过问后台的工作，所以在评定职称

和经济收入上缺乏职业吸引力，年轻

人干着也很难安心，这就埋下了人才

青黄不接的危机。小高说：年轻人能不

能把老一辈的东西都学下来，这要看

个人的努力，既然做就要做好，不然别

干。要把传统的东西继承下来，必须敬

业，但也应该有发展，前台、后台一起

上新的层次⋯⋯

我对箱倌儿世界的探索，暂告一

个段落了。我好像走过了好长的路，从

旧戏班子古朴、冰冷的后台一步步回

到了豪厦林立的现代都市，感触远超

过了原来的预想。几代箱倌儿，共同拥

有的最基本的东西是敬业精神，这在

某种程度是由行业的传统和性质决定

的，戏台上从来不允许任何粗疏和差

错。他们也都是爱惜演员的，包括已经

在用平视的严格目光注视名角儿的小

高，不然他为什么要一心想让他们穿

得轻巧一点呢?三代人身上呈现的变

化和差异，则又发人深思。箱倌儿这门

古老的行业，肯定将和魅力无穷的京

剧艺术同在，但它在厚重的幕布和喧

哗后面，也会不声不响，不易被人们觉

察地发生变化，虽然步履将很慢、很慢

  万方数据


